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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回来已经快一个星期了，虽然有写一些零散的感受，自己却还是迟迟

没有写出完整的文章，因为到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让我不知道从何下笔。

但经过这些天的思考，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发现这一次的培训真的收获很多。 

首先收获最大的就是认识了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我们虽然可能年龄差

距很大，人生阅历也不相同，但是因为宁养院我们聚在一起，一同交流与学习。

我们这一行是比较多元化的团队：有宁养院工作人员、大学教授、经验丰富的义

工以及我们这些大学生义工。这样的组合也让我们在之后的培训过程中学到了许

多：从宁养院老师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平等、关心与自由；从大学教授的身上，

我学会了用更加实际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的实质；从老练的义工身上，我学会

了用更适合的方式去和癌症晚期患者进行交流与沟通；而从其他的大学义工那

里，我了解了他们独有的宁养服务模式，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当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我们参观的一些医疗机构。香港与内地的文化、

福利制度、政府体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应该说比内地更加地完善，更能体现全

人服务的特点。而在这一点上，医院最具有代表性。玛嘉烈医院是一所公立医院，

我们参观的是它的宁养服务中心，虽然房间并不是很大，但是有比较封闭的面谈

室、病人检查的房间、活动室等，以及一个够让病人家属休息的区域。整个房间

的装潢都非常的温馨，到处都摆满了患者或是其家属在活动中所做的手工艺品，

这么做不仅让人欣赏，同时也是对于患者们的劳动成果的肯定！宁养中心还有一

个癌症资源中心，主要让患者更方便地获取资源。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小册子上会

有癌症患者按摩的资源，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所以可以看见专职社工一直在接

待患者家属，为他们建议最适合的资源，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另一家医院下

的儿童哀伤治疗中心与日间宁养治疗中心，也能够体现围绕“人”为中心的服务

宗旨。儿童哀伤治疗中心的社工主张的是告诉孩子亲人离世的事实，而不是用善

意的谎言保护他们幼小的心灵，这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但是结果却是令



人非常欢喜。中心里的每一个区域的设计都有其特殊的目的，通过做游戏、绘画

之类的方式了解儿童心中的真实想法，并对其进行心理的抚慰。而日间宁养治疗

中心则是以服务老人为主，中心内不仅为病人提供休息治疗的房舍，还有活动区

及厨房供其使用。而在这些服务的开展过程中，缺少不了集中力量的支持。首先

是机构自身的支持系统。提倡以人为主的机构项目自身的各项发展都得到了机构

本身的一种支持，包括社工支持、设施资源支持等，为服务的开展提供场所、人

员，帮助服务项目更好的进行。就如玛嘉烈医院来说，宁养项目隶属于肿瘤科，

虽然是分隔出来的一个部门，但人员的运用却是灵活的，没有谁指定为该项目进

行服务，这也体现了一种平等。其次是社会支持系统。与自身所处的宁养院相比，

医院的义工覆盖范围广泛，主力军不仅仅是学生群体，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组成

了义工的团队，发挥义工自身优势服务于需要帮助的群体。接下来就是政府的支

持系统。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服务项目进行支持，一是福利

制度，二是人员配置。一国两制保留了香港本土的一些福利制度，这些都能够更

好地保障港人的福利。其中最让人惊讶的还是医疗保险的相关福利制度。在内地

总是会有人说“病不起”，但在香港却从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对于医疗保险限

定内的疾病（包括癌症），病人在医院每天的住院费是 100 元，而药物也只要 10

元，这大大减轻了香港群众住院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安心看病。而从人员配置来

说，以社工为例，医院内部社工有三种来源：社会福利署、医院本身以及部门，

即使这样，每一类社工都各司其职，为服务对象提供不同的服务，有效利用人力

资源。 

再次，香港的服务机构也深深映入我的脑海。让我记住东华三院的准提阁佛

学会生命同行坊的原因是仅仅靠不到十个人的力量，用了几年的时间对老人进行

生死教育，逐渐扭转了老人的思想，让他们欣然接受用自己的喜欢的方式安排身

后事。有人说世界上最难改变的便是一个人的思想，所以我很难想象当初他们克

服了多少难关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机构的服务内容涵盖范围广泛，并且将孤

寡老人也同时考虑其中，帮助他们完成心愿，安然离开人世。而在圣公会圣匠堂

长者地区中心所进行的项目对我们宁养院的项目开发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就如他

们的“完美终站”项目，主要是为帮助长者积极面对死亡，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

为自己的后事做提前的安排，他们不仅仅是开展讲座，同时也会带长者到火葬场、



殡仪馆以及丧葬用品店进行参观，并且为长者制作生命回顾纪念册等。这其中有

很多道德上的挑战，但事实证明他们取得了胜利，并且也将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 

 

同时，我们还去教育机构听了几场讲座，对我的思维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其实说实话培训第一天上午的讲座，由于全程都是用粤语进行的，自己并对其内

容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香港对于社会项目的关心却让我非常的敬佩。每一个人，

不论是教授、社工还是学生，都投入到其中，并对讲师所讲的内容进行提问。并

且讲座所提出的一些新颖点子（如网络遗产）也为我们以后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而在香港大学的田芳教授的讲座中，我更能理解哀伤辅导的意义。以前在做

哀伤辅导时，总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力，并不能帮他们解除心中的痛苦。但是田

教授所表达的意义很对，陪伴与同理心可以帮助他们度过最悲伤的时刻。她举的

一个例子让人记忆深刻：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大多数人通常会

说：“你们还年轻，以后可以再生一个”，这样传达的信息是生另一个孩子来代替

这个孩子，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生命的不可代替性，他们并没有站在女人的角度去

想问题，没有抓住事情的关键点，只会让女人更加地悲伤。人应该向前进，总会

有人离去，最重要的是享受在一起的时刻。 

虽然我们参观的一些机构与宁养项目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却涵盖

了宁养中所需要提供的服务内容。香港的宁养项目与内地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

方，从服务范围来说，香港的宁养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是提供居家探访服务，

同时住院的癌症晚期患者同样也可以参加项目，并且对于患者家庭的经济条件没

有任何限制；从服务内容来说，在香港，活动内容涉及广泛，而社工的主要作用

还是领导，而由义工来进行活动的辅助；并且对于义工的删选也有比较严格的规

定，义工对待自身的要求也比较高，这样就提升了每次服务活动的成效；而从服

务分工来说，为了更好的服务癌症病人，医院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医院

主要是为居家癌症病人提供服务，而有的医院则是为住院病患进行服务；从活动

环境来说，即使香港人多地少，但是他们也会空出大中型的活动室方便活动的开

展，并且活动设备也会有序排列，方便取用。我觉得香港宁养的发展最大的特点

就是“脚踏实地”，你会觉得他们所做的是真的为癌症患者着想，一切以服务患



者为目标；而内地却有一些急于求成，希望通过短期的努力达到别人用几年甚至

是十几年所得到的成果，这大概与内地从古至今所形成的思维模式有一定的关

联。由于部分地区信息的闭塞，很多人并不了解什么是宁养，所以我觉得我们现

在应该做的是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宁养，消除对宁养的错误认识，而其中最大

的挑战莫过于对社会进行生死教育。不比香港那样的小社会，作为拥有 14 亿人

口的国家，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

的过程，我们需要整合各方资源来完成这个目标。其次则是探寻具有内地特色的

宁养服务模式，在与其他大学生义工讨论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宁养院都有自己

独特的服务模式，并且有些是非常符合当地实际发展需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借鉴

其他宁养院的服务模式、与其交流自身经验等方式来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模式，让

更多的癌症患者从这项服务当中受益。 

最后，我想说：触动我心弦的不仅是大家都看见的事物，我也用自己的眼睛

去发现它的与众不同。在服务机构或是医疗机构的洗手间里会有扶手以及应急按

钮；在各种公共场合都会有残疾人通道；为方便我们将 ppt 字体改成简体字；为

给医生减压而举办的摄影展览；为营造温馨气氛而与传统装潢不同的房间构造等

等等等。我与的士司机聊天时，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的自

豪感，同时也表现出对其他城市的尊敬；我在街上问路时，路人热心地带我们走

到目的地，即使那不是她所要去的地方。这些都能够让我深深体会到香港社会福

利体制的完善，那是已经深入每一个港人心中的信念。这或许比东华三院的社工

们改变老人生死观念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每当我参观完一个机构，我的心里总

会思考：为什么在内地不能形成像香港这样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内地人不能

像香港人那样静下心来认真做公益？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事却在大陆与香港发展

成不同的模样？我想这归因于两点：一是福利制度，这不用多说，历史已经为我

们彻底地分析了这一切；二就是社会文化，企业只有将企业文化渗入到员工的心

里才能将整个企业发展起来，社会也不例外。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人

都将帮助他人作为自己的责任，那社会的发展会是怎样？答案不言而喻，只有让

每一个人树立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由量转变到质的飞跃。 

 


